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熟读的重要，古来多有强调。且引朱熹的说法：“读一件书，须心心念念只在这书上，令彻头彻尾，读教精熟。”“读书之法，先要熟读。须是正看背看，左看右看。看得是了，未可便说道是，更须反覆玩味。”“大凡读书，须是熟读。熟读了，自精熟；精熟后，理自见得。”如此等等，在朱子读书法中是反复强调的。

读书百遍其义自见，说的就是熟读的重要。一遍遍地读，才能达到熟的程度。读，就要读得熟，读得熟了，更有助于知识的巩固。像字词的意义和用法及句式特点等虽可比较和归纳，但其前提仍要熟读。张中行在《谈谈文言教学》中说：“熟的要求，或说熟的结果，是把一种语言的表达习惯印在脑子里。脑子里有这个表达习惯，或说有各式各样的习用模式，看到新的，模式相同的自然会重合，于是鉴往知来，就会确定这新的是什么意义。……如果脑子里没有这许许多多模式，看见生疏的就会莫明其妙。求脑子里印上种种模式，除熟以外没有别的办法。熟来自‘多读’，也是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。”在张中行看来，由于语言有约定俗成之义，规律性的了解作用有限。要掌握就得熟读，熟能生巧，大可触类旁通。

讲解虽然重要，但不能代替读。周振甫在《技能的训练和理论的研讨》中说：“一般的所谓讲，也不过逐字逐句解释一遍就算了。教师讲过了，学生听过了，就算读完了一课。这样一课一课讲下去听下去。到了学期考试时，教师就教过的材料中提出若干问题来测验一下就算完事。所以学生读了一学期的国文，只是获得每篇文章内容所述说的一些知识，而这些知识又是各各独立不相联贯的，转不如读史地还可获得系统的知识。一学期过去了，那些不相联贯的知识也淡忘了，于是读如不读，这就是忽略诵读的弊病。”教学中，讲得多，读得少，就效率而言并不乐观。讲解虽然便于领会内容，但不见得能记住原文，再加上知识的独立性不够，则更靠得住的仍就是熟读原文。“旧式的国文教学，往往教小孩子读几千年前高深的哲理书，这是无论如何不能使小孩子了解的书。可是到后来，小孩渐渐长大了，读的书也渐渐多了，以前所不懂得的，自然会慢慢懂起来，那就靠熟读。因为中国的字，常用的究竟不过数千。书读得愈多，这些字见面的机会也愈多。一个字当初读时见得陌生，不懂得它的意义和用法，到了二次三次十次百次读过以后，就熟习了。而且从这样认识得来的字，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字，而是从十句百句句子中认识它的。这些句子，既然都熟读在脑里，那么看见了这个字，自会唤起脑中所有的许多句子。人的脑子既有综合辨析的能力，自然会把这许多句子按照那个字在许多句子中的意义和用法的同异，分成若干类。这样子，对于那个字的认识自然非常精确了。一个个字都经过这样的认识，那以前所不懂的自然会懂得了，这就靠能熟读。这种专重诵读的教学，可算技能训练的一种。”熟读成诵，到了能背诵的程度，就是诵读。此种诵读的教学，自有一种综合作用，终能融会贯通。

阅读的方法多种多样，而种种阅读法中，熟读是最切要的。或者说，不管采用哪种阅读法，都要做到熟读。朱光潜在《研究诗歌的方法》中说：“诗不仅要朗诵，而且要熟读，读熟了，一首诗就常在心中盘旋，成为自己的精神产业的一部分，可以在心中生根发芽，新的领悟会随新的人生经验源源而来，总之，它就在心中活着，而且不断地生长着。”虽是指读诗而言，但也适于别的文本。只有读得熟了，再融入生活经验，才会转化成精神的养料。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从而对人文养成有所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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